我 的 三 个 祷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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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出生在河南省一个偏僻的乡村，那里的贫穷和落后是尽人皆知的。
1956年是一个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记住的年份，它给人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。当时，物质上的匮乏和政治上的高压已经显露某种征兆，随之而来的“反右”斗争和“大跃进”更拉开了一场灾难的序幕，这样的折腾使本来就很难熬的日子变得雪上加霜。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生的。
我是这个家庭里的第四个孩子，而且又是个女孩子，我的出生并没有给我的家人带来丝毫的喜悦。无日无夜的劳累使我的父母变得愈来愈麻木，他们看着这个呱呱啼哭的小生命，盘算着如何养活她。
然而，苦难接踵而来。两岁那年，我患上了急性脑膜炎，这种传染病在当时的农村很常见，而且死亡率极高。
我当时已经昏迷不醒，父母也以为我必死无疑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夭折的小孩子是无须埋葬的，只要把他扔掉就行了。父母亲正准备扔掉我的时候，发现我还有心跳，就随手把我放在门前的筐子里，似乎要等我死透了再扔掉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的叔叔放牛路过那里，发现我还有一丝气息，就把我抱到医院。他央求医生给我打一针，没想到我竟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了。
我的童年是不幸的。脑膜炎虽然没能够夺走我的生命，但是留下的后遗症却使我痛苦不堪。我经常头疼，每次发作的时候，都会疼得死去活来。我的智力也变得非常低下，很多人认为我是弱智儿童，人们歧视的目光构成了我人生最初的记忆。
十岁那年，我终于能够上学了，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兴奋。但是，这种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，我很快就发现自己难以学会老师教给我的功课，老师在黑板上所写的内容，我一点也看不明白。这样在学校里大约坚持了三年时间，我终于退学了。
离开学校的日子是孤独的，我一个人坐在家里，什么也做不了，什么也不能做。我的父母对此也十分发愁，他们不知道拿我怎么办才好，他们最担心的是怕我长大了嫁不出去。
随着我的年龄渐渐增长，他们的心事也一天重似一天。直到我二十岁的时候，仍然没有人前来提亲，我的父母才真正绝望了。因此，当有人为我介绍对象的时候，他们就欣然应允，几乎没做任何考虑——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，因为我终于能够嫁出去了。
我的丈夫是个很本分的庄稼人，我们婚后的生活也很平静。正是在这个家里，我第一次接触到信仰，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丈夫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基督徒，是他们把福音传给我的。这个时候，我和丈夫已经从乡下搬进了城市，靠做一些小生意维持生活。我们住的地方离教堂不远，这样，我每个星期天都能去参加聚会。
但是，我的脑子仍然不行，我不能思考、没有记忆，这就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困难。我每一次出门都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这使我的家人非常担心。所以，我每次去参加聚会的时候，我的丈夫就把我送到教会，下午再把我接回家，中午我就留在教会里，用我丈夫给我的几毛钱吃顿午饭。
这样的情况大约持续了将近五年。在这五年里，我们的生活还算平静，我每天祷告、唱诗，很少管其它的事，我的丈夫是个很能干的人，他什么都做，却从来不要求我做什么。
一天，教会的牧师告诉我：你应该为自己的病向神祷告，求神医治你。我谢谢牧师提醒了我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为自己的头脑不清楚而苦恼，我不仅没有方位感，而且不能读《圣经》。为此，我也找过很多医生，但是他们无法医治我，他们认为我是那种较为严重的脑炎后遗症，大脑组织结构受到了损伤，已经无法挽回。因此，我对自己的病已不抱太大的希望。
牧师要我呼求神，他说：主既然能够使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大麻疯洁净、死人复活，就一定能医治你。他鼓励我祈求神，他说出于信心的祷告，主必垂听。于是我向神呼求，求他医治我。我在神的面前述说自己的痛苦，渴求他帮助我。
我在祷告中向主许下自己的心愿，我说：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你，为你而活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每天都要向神祈求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垂听我的祷告，他必医治我。
在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的头脑有一些清楚了，但是仍然无法看《圣经》。我非常希望能够读神的话语，我盼望自己阅读神的话语，而不是总让别人读给我听。我不明白，神为什么不医治我。我的内心虽然很难过，但是仍然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。我哭着向神诉说自己的渴望，祈求神的怜悯。
这样又祷告了一段时间，神突然光照我，要我打开《圣经》，我照着他的吩咐去做。定睛在《圣经》的字里行间，我感到有一个声音我的内心响起，那是主亲自带着我读，一字一字、一句一句，那些经文渐渐清晰了，我的大脑也在这样的读经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清楚。
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，神用这种方法，不仅教会我读《圣经》，还医治了我的疾病。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神所赐给我的比我向他求的更多。
那是一段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，每到夜深人静，我都会打开《圣经》，与主相会。我无法与人诉说那样的温馨和甜蜜，亲爱的主带领我进入他的丰盛。多少年来，我一直渴慕神的话语，却没有能力阅读；现在，神医治了我。
就像久旱的田地盼到了一场大雨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读《圣经》中去。从深夜到黎明，我房间里的灯一直亮着，我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忘记了疲劳和困倦。我，一个曾经失去思维功能的人，神却那样的爱我，他领我到青草地上，到可安息的水边。
研读神的话语，使我更加明白神的心意，圣灵也催促我去传扬主的福音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开始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传福音上。我向熟人传、向朋友传、向亲戚传，常常在外面跑来跑去。这样的情况让我的丈夫很不高兴，他就开始埋怨我。
原来，他支持我信主不过是为了让我在精神上有个寄托，家庭生活也会减少很多烦恼。事实上，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信主都是这样的情况。我的丈夫想不到我会和别人不一样，他接受不了我的变化，非常生气，他说：“你信是信，但是不能来真的”。
我向他解释，告诉他神是怎样医治我的，怎样带领我进入他的话语；我也告诉他，我在祷告的时候向神许下了自己的心愿，我要一生一世侍奉他，传扬他的福音。但是，我的丈夫不明白我所说的这些，他对我的所作所为依然非常反感。
不过，他当时的表现还不是十分激烈，对我似乎还能容忍。到了1991年上半年，当我决意全时间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丈夫的怒气终于爆发了。
结婚多年以来，我们很少发生争执，更没有出现过打骂的情况，我也很少见到他发怒，因此，对他突然表现出的反常，我感到有些吃惊，也很难过。当然，我丈夫也有他的理由——当时，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学，我必须按时做饭才不会耽误他们的学业。
服侍主以后，我常常因为教会有事不能回家，这就使我的丈夫非常生气，我们之间的口角也大多由此引起。他开始骂我、打我，而且愈来愈频繁。对于丈夫的打骂，我难以忍受。我是一个很任性的人，我想，我不能这样忍受下去，我要离开他，我不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，我要回家，回到乡下去，远远地离开他。
但是我到哪里去呢？我不能回到我的父母身边，因为我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妇人，若是独自回娘家生活，这在我们乡下是不合适、也是不允许的，因此，我只有选择回到我丈夫在乡下的家里。我们家里还有地，我想，下地种田也很好。这样，我就回家了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家里人也没说什么，但是渐渐地，气氛就有些不一样了。最先表现出不高兴的是我的婆婆，她开始说一些难听的话，骂我不务正业、不守妇道，连丈夫和孩子都不管了，等等。
每当婆婆这样骂我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，我的父母不在我身边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在这里，我向谁诉说内心的忧伤呢？每当这时候，我就带着《圣经》来到野外，向神哭诉内心的伤痛。
这样，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，神渐渐开启我的心窍，让我明白他的真理。他告诉我，这样的选择并不符合他的心意，远离自己的丈夫不能荣耀神。神要我用自己的好行为来感动我的丈夫。
我知道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，但是我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行。于是，我告诉神说：“如果是你的意思，就让我的丈夫来接我吧。”
但是，我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呢？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，我的丈夫会来接我么？他会怎样对待我？他会不会继续逼迫我？谁能帮助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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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告诉神我愿意顺服他的带领时，神也让我看到了他摆在我面前的路。神果然让我的丈夫来接我回城，我知道，这是神的意思。
我的丈夫没有多说什么，只说城里太忙，孩子还要上学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等等。于是我就告诉他，我可以跟他回城里，但是他必须答应我一件事，就是不能拦阻我传福音。他看我的态度很坚决，就同意了。我原以为从此以后我们会过上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，但是没有想到他根本就不准备兑现他的承诺。
回城后不久，他又开始骂我，他的态度仍然和过去一样。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废品收购站，每天都很忙，而且我还要挤出时间参加侍奉，这就使他非常恼火，我们之间的摩擦也愈来愈多。有一次，我参加教会的聚会回家晚了，他又开始发火，就冲过来打我。那一次他打得很重，他用椅子打断了我的肋骨。
这样无休无止的打骂，使我对生活完全失去了希望，我甚至想还不如去死。我的信心也出现波动，内心非常软弱，有好几次都想离开主，我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力量在这条路上走下去。我也曾想到过逃避，但是我已经无法再回到乡下。
面对这一切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为此担忧，一些同工甚至劝我和丈夫离婚，他们认为我再跟这样的人生活下去是很危险的。
在最软弱的时候，我也考虑过跟他离婚，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神的心意，我也为这件事不止一次地询问神。我求主显明他的心意，求主给我一个明显的兆头，我说如果主的心意是要我离婚，就让我的丈夫自己提出来。
但是他从来不提这件事，每一次触及这个话题时，他都是转身离开，有意回避。然而，他对我的逼迫依然如故。
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11年。这11年来，我终日以泪洗面，心中的苦情无法与人诉说。但是，也正是在这一段漫长的日子里，我学会了与神亲近，我经历了神的看顾和保守。他怜悯我、安慰我，让我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和喜乐。
当我的同工们劝我离婚时，我向主祷告，主用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七章里的话语提醒我，“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”“妻子有不信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，她就不要离弃丈夫，因为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。”主让我看《箴言》三十章十节所说的“才德的妇人，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”
在这11年中，主也使我更多地明白他的真理，他用他的话语鼓励我，告诉我十字架的道路是牺牲的爱；同时，主也让我看到我丈夫的可怜，他让我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活在罪中的痛苦。
主感动我的心要为他祷告，只是我的内心很抵挡，一想到他对我的那些伤害，我为他祷告的意念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；但是主的灵催促我，要我放下自我，为挽救一个人的灵魂去争战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主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本相，他让我认识到我自己的生命不够丰盛，让我看到我里面的污秽和不洁。我不断地祷告，但是我的丈夫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。
一次，教会里的一位阿姨去世了。在这之前，一位叔叔也刚刚去世，那段时间教会就比较忙。阿姨去世的时候，我正在家里做晚饭。一位姐妹找到我，告诉我阿姨的死讯，她说：我们必须马上赶到医院，因为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，包括如何料理阿姨的后事，大家要在一起商议一下。
于是，我立刻搁下家务，匆匆赶往医院。那天回来得很晚，因为没能做饭，丈夫就开始骂我。他骂得非常难听，我实在听不下去，就连忙走进屋里。他依然在骂，我的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：要忍耐，忍耐到底。我知道，这是主在提醒我，于是我的心就渐渐平静了下来。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平静了，我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跟他说：“你骂我，应该把门插上。你骂我只是出气，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，你不能阻止我侍奉神。”他看着我，半晌没有说话。奇妙的是，从那以后他竟然不再骂我，家里再也听不到他的骂声。
感谢主，我知道这是主的怜悯，他不仅怜悯我，也怜悯我的丈夫，他要拯救我，更要拯救这个家庭。我继续为我的丈夫祷告，他的态度渐渐出现了变化，他不再反对我侍奉神，对我的信仰也不再提出异议。11年了，主熬炼我的功课终于告一段落。
然而，我的信仰之途远非一帆风顺。主在离世之前就告诉门徒：“你们在世上有苦难。”主也要借着这一切来炼净我里面的杂质。我没料到，就在我丈夫渐渐发生变化后不久，我所在的教会开始遭受逼迫。教会一时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。一些胆怯的人也开始退后，教会仿佛失去牧人的羊群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的内心也充满忧愁。
当我向主祷告时，主的灵感动我，要我站起来为教会守望。我告诉主说，我没有这样的能力，而且我的家也很忙，还有生意要做。主让我把生意停下来。我说：主啊，我还有两个女儿正在上学，谁来供应她们？主却要我放下这一切的忧虑。主问我：“是谁带领你？是谁医治你？是谁扶持你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，是你！”主勉励我为他而活，把生命献给他当作活祭。
我在主的面前无话可说，但是，我向主要了三个条件：一，我的丈夫信主，与我同心；二，有人差我去工作；三，让我在他的话语中能看到亮光。这样祷告之后，我就开始等待。
半个月之后，果然有人来找我，要我站起来服侍教会。不过，那时候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。我要的第一个条件，主还没有答复我。然而，我的内心有一个感动，我知道，我必须跨出第一步，把我们现在的生意停掉。我所担心的是我的丈夫不会同意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全靠这生意。
在和他商量之前，我也一直为这件事祷告，求神开他的心窍，使他能够同意我的想法，也求神赐给我聪明智慧，使我能够用合宜的言语来说服他。
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当我和丈夫谈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持激烈的反对态度，他能理解教会需要我。他说停下来也行，这样就可以使我省下时间来专门服侍教会。他说要不然凑钱去买辆车，先跑运输，由他来跟车，再请位司机就行了。
我们说干就干，先处理生意，然后再去买车。这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，到当年10月份的时候，我们买的车就上路了。但是，没想到这辆车没跑多久就出了一次车祸。
那天，车子在拐弯时突然翻了过来，车窗上的玻璃全都碎了，我丈夫的胳膊也被摔断了。当时我的想法是抓紧治疗我丈夫的胳膊，我们就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。几个月之后，我发现他的胳膊仍然有些问题。
按照一般的治疗时间计算，他的胳膊应该痊愈了，但是我发现他仍然无法把胳膊举起来，每当举起胳膊时，还需要用另一只手托着这个胳膊，这令我怀疑他的胳膊并没有接好。
我们到医院复查，果然如我所料，他的胳膊不仅没接好，而且断的那部分骨头也已经坏死。医生告诉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治疗，否则情况会更坏。于是我们决定把车卖掉，然后用卖车的钱去做手术。
这是一次大手术，手术是在河南洛阳的一家医院做的，单单手术就花费了两万多元。在整个医治过程中，我的丈夫经历了主的同在，他的胳膊也很快痊愈了。
1999年8月3日，我的丈夫接受耶稣作他的救主，我在两年前的祷告终于成为现实。
我的丈夫信主之后变化很大。他告诉我，他在研读主的话语时，感受到主的教导的真实，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也为曾经逼迫我而懊悔不已。他在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，一再地说自己信得太迟了。
丈夫的改变使我非常震动，他生命中流露出的东西令我深思。面对他的悔改，我开始自省，我想：我虽然信主多年，但是生命中还有很多问题；我虽然经历过主的带领，也亲眼见到过神迹奇事，但还是常常灰心退后，我的信心也是时起时落。
面对主的谦卑、温柔和良善，我更加感到自己的不配。我求告主，求他破碎我、带领我。
2004年8月，我和我的丈夫一同参加了教会的培训。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我更加明白了《圣经》的真理和神的心意，过去困扰着我的一些问题也找到了答案。《圣经》中关于委身的教导更加清晰地展示在我的眼前，仿佛一道亮光照亮了所有的内容，我终于学会了按照主的心意去看《圣经》。
这时我才明白，我在几年前的三个祷告，神全部应允了。
我曾经挣扎在死亡的边缘，神却拯救了我。他医治我、扶持我，用他的大爱引导我。回想我所走过的路，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述说他对我的爱。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他，为他而活，为他而死。

——完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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